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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冬日，周围一片死寂，只有冷峭的风
在“呜呜”地徘徊。夜色越来越浓，早已过了和
父亲约定的时间，我在公交站台上焦急地等
着父亲来接我。

终于，父亲骑着他的摩托车到了。我
埋怨父亲来得太迟，让我等得太久。父亲
搓着手，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说久等了。他
把车停好后，快速地把我的东西放上车，
并用绑带绑好。奇怪的是，他平日灵活的
双手此刻有点笨拙。

天气很冷，路面铺了一层霜，硬硬
的、滑滑的。而在前几分钟还“呼味呼
哧”冒着热气的发动机，却突然熄灭
了。父亲用力地踩启动杆，车子却巍然
不动。不一会儿，居然能看见豆大的汗
滴顺着父亲的额头流向脸颊，又流向
脖颈，流进衣服里面。

“爸，要不要我下来，推推车？”
我问道。“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
在父亲的坚持下，车子终于启动了。
我坐在后座上，刚松了一口气，却瞬
间感觉自己直直地往父亲背上倾
倒。原来是车子失灵了。连人带
车，我们直直地冲向了路中间的
花坛，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父亲在
前，我在后，他几乎替我挡住了所
有的摩擦和枝叶的划伤。父亲扑
倒在地上，我却安然无恙。

父亲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来，着急地问：“有没有摔到哪
儿？疼得厉害吗？”父亲一边把
我扶起，一边快速地检查我身
上是否有伤。我顺着父亲的手，
看到了一大块血迹，有些很新
鲜，有些已经凝固。而他的腿擦
伤得更厉害，裤子完全破了，
露出了血肉模糊的伤口。

灰暗的灯光下，我注视
着父亲，他灰灰的脸上被汗
水浸染成了蚯蚓的滑稽状。
闻着空气里淡淡的血腥味，
我的内心跌宕起伏。我已经
很久没有这样注视过父亲
了。我的印象里，父亲总
是那样高大、伟岸，可以
为我遮挡任何的风雨，可
以满足我任何的需要。而
此时的他，曾经引以为傲
的黑发里居然也有了灰
白的痕迹，他曾经光活的
眼角有了深浅不一的
皱纹；他的腰没有那么
直了，他的肩膀似乎也
没有以前那么宽厚了
………

父爱如山，父爱
如伞。他无时无刻为
你遮风挡雨，这一
刻，这一瞬间，还有
什么言语能来表达
这份爱、这份感动
呢？
（指导老师：杨爱爱）

无言的父爱
邹平市新世纪中学 周梓销

【学生作品】

小时候，由于爸爸妈妈都忙着自
己的工作，童年的那段时光我几乎都
是在奶奶家度过的。
奶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不算小

的院落，院子里除了一棵柳树外，还
种了月季、牵牛花等花草，每当春天
来临，院子里姹紫嫣红，确实好看。
然而，最令我难忘的却是院子中间的
那棵柳树。
春天来了，柔软的柳枝鼓起一个

个胖呼呼的芽胞，快乐的在春风中荡
来荡去。忽然有一天，仿佛约好了
一般，芽胞们都伸伸懒腰打起
了呵欠，然后，黄绿的嫩叶伸
展开来，雪似地柳絮也随风上
下飞舞。柳絮点点中，奶奶折
下一根柳枝，麻利的摘去柳

叶，截取粗细适中的一段，左手抓
住柳枝，右手轻轻一拧，再往下一撸，
管状的柳枝皮就下来了。我兴奋的
抓着奶奶的手，大声喊道：“奶奶，快
点！快点！”“真是个心急的丫头！”奶

奶笑着摇摇头，手里的活
却没有停下。她用小刀在
柳枝皮上刮了两下，又

凑到嘴边一

吹，“笛……”只响了一声，我就一把
抢过柳笛使劲吹了起来。可只发出
闷闷地一声“嘟”，就再也没有声音
了。见我涨红着脸挫败的样子，奶奶
又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吹柳笛
不能用蛮劲，要试着轻轻地吹，看看
到底怎样才会发出声音。”我将柳笛
放在嘴上，先轻轻地吹了一下，没有
声，又稍微一用力，竟然真的吹响
了。悠扬的柳笛声伴着祖孙俩的笑
声，久久的在院子上空回荡……

夏天来临，柳叶长大了，瘦瘦长
长的，像一只只飘在空中的小船。在
蝉儿“知了知了”的叫声中，柳叶的
颜色也变成了墨绿色。白天，即便有
树荫，奶奶也不让我到树下玩。一吃
过晚饭，树下就成了我们乘凉的最
佳地方。每到这时，奶奶就会在柳树
下铺上凉席。开始时我还在凉席上
蹦来蹦去，蹦到满身大汗，我就会乖
乖躺在凉席上，让奶奶给我扇扇子。
奶奶的大蒲扇摇过来摇过去，头顶
上的柳枝也微微的荡来荡去，天上
的星星似乎也疲倦了，时不时的眨
眨困倦的眼睛，我的意识也越来越
不清醒……当我从甜甜的梦乡中醒

来时，早已是第二天的早
晨，而地点也变成了自己的
房间……

秋天一到，或金黄或火
红的落叶在秋风中如蝴蝶般
翩翩飞舞，而柳树似乎是这些
树里面落叶最晚的，它的叶子
即使凋零了也还是绿的。树
下，奶奶坐在一大堆玉米堆旁
边不停地剥着玉米皮，我则坐在
旁边美美的啃着奶奶专门为我
煮的嫩玉米，还时不时摘下落在
奶奶身上的落叶……

冬天到了，除了干巴巴的枝
条在风中飘荡，似乎没有什么看
点。然而，下了雪就不一样了。雪后
的早晨，干枯的柳条一下子都变成
了一条条亮晶晶的毛毛虫，它们在
阳光下，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光。树
下，快乐的祖孙俩正热火朝天的堆
着雪人……

童年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只
有那柔软的柳枝依然时不时的在我
的梦中飘摇……

（指导老师：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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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童年时光
邹平市码头中学 路丛玮

我的父亲很高大，一米八二。
母亲很瘦小，一米五零。
父亲长母亲七岁，是母亲的靠山，说

是一辈子不会让母亲受委屈……
可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忙得团团转，

只有夜晚睡觉时才能见到他的人影。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说过的那年秋天

的事。当时父亲担任村书记工作，家里几
乎没这号人，整天忙于公事。最大的哥哥
也不过十五六岁，正是抢收地瓜的时节，
母亲只能领几个孩子下地。傍晚了，刨出
的地瓜还没运完，母亲只能让大姐看
着，和哥、二姐、三姐一点一点往回
运。在半山腰的大姐害怕天黑，吓得
哇哇直哭，母亲一边安慰一边训斥，
回到家，幼小的我也哭着要母亲……
每当说起这事，母亲总是抱怨，“你爹
咱指望不上，他是全村人的……”每
每这时，父亲只是傻笑着看着母亲，

“你不是能干嘛？！咱家没我
行，村里没我就不行！……”

于是，母亲的
怨气就在一
家人的笑声
里飞散了。

由于母
亲的过度劳

累和生活的窘迫，年轻时落下的痨病，上
了年纪后就转成了肺气肿。特别是冬天，
母亲喘不上气来，脸憋得发紫，浓痰一口
一口地往外吐，需要不断输液消炎和输
氧。这时父亲总是很细心的照顾，一会儿
给母亲拿纸吐痰，一会儿问寒问暖。当病
情发作母亲烦了的时候，她总是说：“干
脆让我死了算了！”父亲却总是笑笑：“那
可不行，我好好伺候你，把你身体养得棒
棒的，等我老了生病了，你可伺候我
……”

父亲六十九岁那年秋天，得了肺癌，
发现时已是晚期。被瞒了三个月的噩耗
还是被母亲猜中，一向羸弱的母亲没有
被击垮，在哭过一阵之后，坚定地说：“你
爹我伺候！”我们很是担心母亲的身体，
怕她吃不消，若真是累倒了，那我们更是
得不偿失，可我们总也拗不过母亲。人的
精神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自己不倒谁也
扳不动。母亲的身体似乎比以前硬朗了
许多，她总是强打精神强装笑脸围着父
亲转。被病魔折磨的父亲脾气变得非常
暴躁，有时折筷子摔碗，母亲总是笑笑：
“人老了，脾气也长了……”背地里，我却
看到母亲总是偷着抹眼泪……

那次，我下班回到家，母亲端出饭
菜，我刚把筷子伸向菜盘，父亲突然端

起：“不能吃的，中午的，倒
掉！”其实那时已是深秋，母亲
尴尬地说：“没事的，这些中午
没动，那我吃吧。”我一看，菜
里有好多瘦肉，显然是母亲不舍
得，我也觉得扔了可惜。“不行，
吃了生病可了不得！倒掉！”父亲
语气很坚决，我和母亲也不好说
什么，只得扔掉。其实我们也理
解父亲，真的是被病魔折磨怕
了。每当这时，母亲一定要顺从父
亲，免得惹得父亲不高兴。也许，她
觉得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不管什
么事，只要父亲高兴就好。所以平日
里，无论父亲怎么发脾气，母亲一阵
低头不语后，总是再次抬起头温和
地看着父亲，“老头子，我给你做啥好
吃的？”“老头子，园子里的花开了，咱
去转一转？”

……
父亲坚忍地活着，病后撑了一年

又六个月，平静地走了。母亲却失去了支
柱，两眼茫然，号啕大哭，说父亲骗她，说
好不分开的……

不知母亲是怎样的爬出那段泥泞
的，我只知道不敢提父亲，更不敢看她，
我怕读懂她的眼睛……

我的父亲母亲
青阳初中 秦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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